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兄弟之間
我生長在一個『大』家庭，兄弟眾多，小孩時的回憶是我們這班嘩鬼，在家裏踢波，並在露台追打比武，或騎三輪單車。但最刻骨銘心的還是和弟弟的仇怨，一切是從打架開始，而「開片」的場地不單是露台，而是家裏任何一處地方。 
  

  不知何時開始和他敵視，大概是他自出娘胎已來，是「么仔」，俗語說么仔拉心肝，媽媽對他寵愛有加，自開始懂性以來，我便感覺到他恃寵生驕，他卻可能會覺得我「不配」做他的哥哥，這樣心裏便油然產生媽媽「偏心」的感覺，在互相爭寵之下（現在看來可能會覺得很可笑），先而口角、繼而動武，不知何時打了第一場仗，戰爭一觸即發，不可收拾，於是便打了十幾年仗，記得一次他出了刀仔（是切生果的刀），我迥避將門關上，他用刀仔拍門叫我出來應戰，又記得一次他拿起掃帚，我拿起一枝似棍的東西，互相搏擊起來，仿似黃飛鴻片集的場面，那時我們已到了可做「飛仔」的中學生年紀，記得那是最後一仗，不知是否人大了，開始曉得控制自已的「暴力」傾向，但是已打了十幾年的仗不是說和就和，心病還是折磨了我們十多年。
   書讀多了便多了些文化修養，不再表現得那樣粗野，不再動粗便轉用語言來做武器，講不到幾句話便吵嘴，用有剌的說話來傷害對方，互相敵視，心裡懷有怨恨，讀書也成朋了比拼，他讀書成績比我好，受到爸爸媽媽的讚賞我便滿臉不服氣，產生妒忌的心理，而那時我的弟弟也表現出一副趾高氣揚的態度，這使我的怒氣更難消退，鬱怨繼續在我的心裡燃燒。直到他飛到美國讀書，我想天下太平了，大家亦沒有通訊四年。
    時間好像將仇恨也沖淡了，他畢業回來後我們共同過了幾年的太平日子，我們都有說有笑，記得那時少有吵嘴，成熟的年歲好像抹去了各自的缺點。大家開始在變，家境沒有從前那樣好，要大屋搬細屋了，有很多複雜麻煩的問題要面對，大家不同的意見和處事方法再次產生了不和，於是新仇舊怨一併發作，吵嘴不在話下，互相猜忌和不信任也到了極點，我那時真是恨弟弟入「骨」，整個生活被仇恨的變態心理所把持。
	和風細雨的日子是在接受了主之後，從前我有脾氣怒氣，現在學識了謙卑柔和，以往只顧自已的感受，「自我」中心很重，現在漸漸學識了體諒他人，回想三十幾年的仇恨種種，我只覺罪惡是如何的將人折磨捆綁，沒有愛心的生活只會帶給人不解的痛苦，恨一個人是不會很好受，恨這個世界只會帶給自己與別人的雙重痛苦。現在我和弟弟不再爭競，不再吵嘴，這是神對我奇妙的改變，是耶穌救贖的恩典將我的罪漸漸洗淨，我比從前自由快樂得多了，也相信愛心良善不但可以幫助自己，也可以幫助別人克服種種困難，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膜！ 


 
　 

 
　 

    
  
  
